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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巽峰擢秀

古城东郭卧苍龙，隐隐山林雾色浓。

破晓一轮红日上，浮屠碧落露孤峰。

二.海门出月

闻听促织报黄昏，远望云江到海门。

孰把冰轮托波出，清辉万缕照乾坤。

三.江桥竞彩

津梁九座起雄风，远近弦弓各不同。

车似流星齐赶月，霓虹倒映水晶宫。

四.远舶乘潮

潮涨江堤汽笛催，渔船东去一枚枚。

何时收得乾坤网，满载鲜鳞破浪回。

五.旗馆流辉

展馆庄严分外娇，红光熠熠透云霄。

曾公绘得五星帜，敬献神州作国标。

六.南浦繁星

吟望江南夕照时，高楼林立尽霞披。

良霄灯火星云灿，疑是高天银汉移。

七.外滩步月

高筑长堤作护栏，观潮听韵不知还。

群情月下犹歌舞，恰似归帆恋港湾。

八.集云屏翠

北顾林山常送青，松风溪韵可延龄。

白云亦是知心客，朵朵飞来绕画屏。

九.罗阳烟雨

一城嘉泽正笼纱，水墨画中藏万家。

木笔衔花桃破蕊，于无声处毓英华。

十.玉海遗风

精庐百晋古门墙，玉海楼中蕴缥湘。

指看湖滨榕荫处，荷池映月永流芳。

瑞安新
岘眺十景

■陈其良

编者按：时代在变，风景也在

变。瑞安西岘的《岘眺十景》曾留下

古人对山水的咏叹，但历经岁月变

迁，其中几处旧景已难觅踪影。为

记录当下的山水风貌与城市发展，

陈其良先生重新拟定“新岘眺十

景”，用诗意的眼光捕捉这片土地的

新气象、新地标、新生活。

从巽峰浮屠到外滩步月，从

江桥车流到渔港归帆，这十首诗

既是写景，也是录今，希望以此留

存属于这个时代的瑞安记忆。

最近，看到《瑞安日报》上刊登的

《贵人相助，永世难忘》这篇文章，再次

回忆起抗战时期在海安古镇避难时的

情景，并产生了对这些陈年旧事作一

些探究的兴趣。文章是我市离休干部

王湘龙先生口述的，说的是新中国成

立前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的一段经

历，素不相识的海安蒋仰山先生救助

他于危难之间，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

路。

想不到世上竟有这般巧合之事，

让王老永世难忘的这位“贵人”蒋仰

山，正是我童年避难海安时拜认的义

父——他是瑞安清末乡绅蒋馨山的次

子，浙南武术名家、铜钟功创始人蒋幼

山的胞弟。

蒋馨山其人

据我所知，海安有蒋、钱、李、游四

大姓氏，他们是明代海安千户所抗倭

将士的后裔，平时务农，战时为兵。修

文习武，一直是海安大户人家的优良

传统。到了蒋馨山这一代，满清衰败

无能，他不甘株守穷乡僻壤，只身外出

闯荡，因身怀文才武艺，事业有成，受

人器重。据蒋家后裔回忆，他们的爷

爷在某地粮运部门做差事，后来经商

致富。

民国前，中年蒋馨山衣锦还乡。

他为人豪爽慷慨和气，常怀报答

桑梓之心，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他

提倡清明节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

立碑规范文明划龙舟，不准任意摊派；

创办双穗场盐工子弟学校，培养乡村

建设人才。又在“梅头荡”（荡，指滩

涂）购买数千亩涂田供村民种植，因此

深得民众的拥戴，被推选为罗阳镇（清

末瑞安仅设罗阳镇，下辖帆游、崇泰二

乡七都）总董。1931年瑞安初设海安

镇时，蒋馨山众望所归，被选任为镇

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国共

合作期间，省防军驻温部队曾计划向

瑞安方面筹饷四万大洋，群众意见很

大，但慑于军威，终不敢言。在这影响

军民关系和民众切身利益的节骨眼

上，蒋馨山毅然挺身而出，赴温为民请

命，在驻军司令部据理力争，最终瑞安

被批准减免，以一次性出饷四千元了

结。此举，顾全了北伐大局，减轻了穷

苦老百姓的负担，在瑞安民间广为流

传。

从 1906 年开始，蒋馨山费时六

年，在海安东门宾阳楼附近，兴建起一

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供自己和两个

儿子居住。这幢建筑，远近闻名，它历

经沧桑，至今保存完好，为后人留下一

座典型的民国时期建筑物。现由政府

支持，民间集资，赋予新的内容，改名

为蒋幼山故居纪念馆，成为瑞安市新

增的文物点和旅游景点。

蒋 馨 山 出 生 于 清 咸 丰 七 年

（1857），抗战时期，他已经80多岁了。

我童年眼中的蒋老爷子（瑞安话

叫“老太”），是一位身穿长袍马甲，身

材高大，且有着长白胡子的威严老者，

常年端坐在正屋中堂的大椅子上。族

里的孩子们经过大院和前厅时，都会

自觉静声闭气，从不敢大声喧哗，生怕

打扰了他老人家。

蒋馨山是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去世

的，享年八十七岁。那年我已经8岁，

开始懂一点事理。记得他家的丧事办

得很隆重，前后院子都搭起了箬篷，摆

满酒席。来吊唁的，来探望的，来送礼

的，来喝酒的，也有吃“白席”的……这

些人中有亲戚朋友，有邻居熟人，有社

会名流，也有穷苦村民……人来人往，

热闹了好多天，也忙碌了好多天。

出殡那天，按风俗，我和蒋家的几

个孙子要“扮颠马”，就是换了戏装骑

在马上走在出殡的队伍里。想不到，

我骑的这匹马在半路上受到惊吓，真

的把我颠落于地。所幸我没有受伤，

被重新扶上马，完成了送殡任务。这

个小插曲，使我从小懂得“风头霉头两

隔壁”这句瑞安民谚的真谛，并受用终

生。现在想来，这或许是老太阴灵未

远，特意给我这个螟蛉孙子留下的警

示吧。

若干年后的清明节，我陪同从北

京来的有色冶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蒋

钟亚到蒋老爷子墓地扫墓时，发现所

有坟墓完好无损，连当年瑞安县长许

学彬题写的大字墓额仍在，不由暗自

庆幸：公理自在人心。

义父蒋仰山

1941年，瑞安“四一九”事变后，

大约在秋冬时节，为躲避日寇的再次

骚扰，时任浙江省地方银行瑞安办事

处主任的父亲，率全家坐河厢到海安

古镇（那时称“海安所”），借住在蒋家

大屋的西边院落。

这年我刚六岁，按照父亲的意见，

拜认蒋仰山为义父，瑞安话叫“拜亲

爷”。父母还按照当地的风俗，拣日子

办了仪式。那天，他们买了鸡、肉、鱼、

果等六样礼品，给我换穿了新衣服，带

我来到住在正间里的义父家中。义父

身穿中山装，理着平头，看起来很慈

祥。我三叩首后，他笑嘻嘻地递给我

一个大红包，从此，我们两家成为亲

戚。我们在海安一住就是四年多，直

到1945年抗战胜利，方才迁回瑞安城

里。

一直以来，我对义父的印象总是

很模糊，因为他事情多，很少待在家

中，即使偶尔回来，我也总是尽量避

开。倒是义母，我叫她“亲娘”，常来我

家中，时间一久，也就亲近起来了。按

照当地的习俗，每月初一、十五两天的

午饭，是要到亲娘家去吃的，起初，我

总是赖着不肯去，任凭母亲劝说也不

听。这时，亲娘就会过来说：“随佢随

佢，反正两家是隔壁，我送过来阿一色

的。”（方言：“随他随他，反正两家是隔

壁，我送过来也是一样的”）就这样，我

吃了三年她亲手做的白花花米饭。

我小时候顽皮贪玩，那时残存的

海安城墙还在，我有时会偷偷跟着蒋

家的孩子们去爬城墙，从墙脚上去，到

宾阳门城楼下来，弄得满身尘土，回家

受到母亲的训斥。

到海安的第二年，义父送我和他

的儿子钟亚到海安小学读书。小学就

在他家的东面附近，记忆中好像是由

一个祠堂改建的，只有十来个学生，一

位老师。一年级头一课就两行字：“来

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我觉

得读书就这么简单。第二年，大人们

看着不合适，让我们改读了场桥小

学。我和义兄蒋钟亚要结伴走路去场

桥，义母不放心，常常会送我们到东门

桥头，眼看着我俩沿着河边小路走远

了，方才转身回去。

后来我才知道，海安小学其实是

很有名的。据孙氏父子年谱记载，海

安所双穗学堂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孙诒让手题“学界闿新”匾

额。究竟是谁请孙诒让题写的？历史

上没有留下记载，但这件事发生在蒋

馨山回乡担任罗阳镇总董的时候，按

正常逻辑推理，可能是蒋馨山为乡里

桑梓所做的好事之一，蒋孙之间必有

过交集，只是世事无常，此事被历史的

尘埃湮没罢了。

义父蒋仰山谱名益贤，字渭卿，生

于1901年，于民国十一年（1922）自费

考入北京通才商业专科学校，在北京

读书期间，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

陶。毕业后，回乡曾担任海安小学和

盐工子弟学校校长、双穗盐场董事，致

力于教育救国、实业兴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后把

两个爱子送上抗日前线。长子霖生，

受训于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训练团。

毕业后，在武汉后方医院工作，多次在

敌人的炮火下救死扶伤，后来随医院

撤退至贵州，最后定居在那里。次子

梅生，曾随伯父习武，参加浙江省军官

训练团。毕业后，回乡组织民团，抗击

日寇，出生入死。抗战胜利后去台湾

兴办糖厂，继承其父实业救国的遗志，

他的子孙至今滞留台湾。

我的义父秉性善良，除热心于地

方事业外，时常为人济困解难，帮助素

不相识的王湘龙进入盐警工作，只是

其中之一。此外，他还曾安排中共地

下党员池子荣到盐工子弟学校任教，

使他能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

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军离乡，

1955年复员那年，我到海安探望义父

母，亲娘一边为我煮鸡蛋，一边抹着眼

泪对我说：“你走的第二年，你亲爷在

塘河边岑岐埠头失水死了，详细情况

我也不晓得。”我愕然，那碗煮鸡蛋再

也没能吃下去，灶火映照的瘦小背影

瞬间被无限放大。

从此，每到清明节，她都会捎信来

要我去海安，而我只要没有重要工作，

也都会带少许礼物去看她。改革开放

后，她的小儿子蒋钟国在当地带头办

厂致富，小有名气。后来，她迁居新

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瑞安沙堤俞家从清末的曾祖父

俞黼唐“主海安钱氏教席”（见遗著

《河间诗存》）开始，到祖父俞春如“民

国初元，余居海安所”（见遗著《春庐

丛脞录》），再到父亲俞象川率我们避

难蒋家，四代人都曾经在海安生活或

工作过，正是：百年沧桑巨变，故地浴

火重生，如今饮水思源，难忘世纪深

情。

海安旧事续忆
■俞海

清明时节，雨总是下得那么缠绵，雨脚落在

老家的台阶上，若有若无、悄无声息，那瞬间的触

感，如同指尖在琴弦上轻轻滑过。

清明节源自上古时代的春祭活动，又称踏青

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是中华民族慎终

追远、缅怀先辈、寄托哀思的传统节日。温州人

历来都有清明节上坟扫墓的习俗，民间常与祭祀

活动结合在一起，其时间有“前三后四”之说，也

就是在清明节的前三天或后四天范围内均可。

《明·温州府志》有“清明插柳于门，扫墓而祭”的

记载。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水心先生

（叶适，字正则，号水心先生，温州瑞安人，南宋著

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曾有诗云：“净社倾

城同禊饮，清明阖城共烧香”，描写的就是这个古

老而重大的节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记忆中

的清明节，十有八九是下着雨的，微风裹挟着细

雨，轻抚着脸颊，润湿了衣襟，分辨不出是雨水还

是泪水。那是下在心里的雨，是落在掌心的思

念，夹杂着淡淡的哀愁和情思。

往年的清明节，母亲总是第一个打来电话：

“这次‘挂纸’（过去上坟扫墓，有把香烛纸置于坟

面或挂在墓旁树枝上的习俗，故而扫墓也称之为

“挂纸”）轮到去石垟村阿太（曾祖）、太公（高祖）

墓地，香烛纸和金银纸都准备好了，清明馍糍（温

州方言，即清明饼）也做好了，早点回来吧！”昨晚

我还做了一个梦，梦到母亲正在老宅的镬灶（方

言，即灶台）边忙碌着，做一笼以笋丁、豆腐干和

咸菜为馅的清明饼。老宅内热气氤氲，母亲动作

麻利地将鲜嫩的笋切碎、剁匀，那画面是多么真

切，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事。醒来后我急切地问

妻子清明饼放哪儿了，她听得一头雾水，然后若

有所悟，指了指我被角湿了一片的地方。

记得小时候，我尤其不喜欢清明时节下雨，

因为雨天道路湿滑，很容易摔倒。每年清明节大

清早，父亲拉着我们兄弟三人翻过水坑山，穿过

水坑村、石垟村的一段崎岖小路，到达一个叫做

“燕儿窝”的山坡上，再在泥泞小路上穿梭许久，

才到达祖先的坟墓。若是那一年刚好轮到去祖

父母的墓地，则要轻松得多，因为它就在老家的

对面山上。父亲肩上挑着一对簟箩（竹制工具，

常用来装农作物），里面装着香烛纸、金银纸、蜡

烛等祭品和草刀、锄头、扫帚等工具。当除草清

扫完毕，对那些未做“坟面”的墓，要挖掘一些黄

土堆于坟上，称之“加土”；而做了“坟面”的墓只

需要在坟头点上香烛，焚烧纸钱。未烧的纸钱则

分放在坟墓的各个高处，并用石块压上，防止被

风吹走。如今随着大众文明意识的提高，烧纸点

香、燃放鞭炮等陋俗已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

鲜花祭祖的文明新风。

在我成家立业之后，由于在乡镇工作的原

因，很少能在清明节当天回去扫墓，但是如遇下

雨天，则无需承担山林防火的任务，那就可以心

无旁骛地回乡祭祖了。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分自

私的想法，渴望每年的清明节都下雨，而且越大

越好。那时候，母亲的电话总是来得那么及时：

“清明节不用值班吧？今年轮到去爷爷奶奶墓地

了，山路很好走的，你们可要早点回来呀！”每当

我们扫墓回来，母亲早已准备了满满一大桌清明

酒宴，一家人在推杯换盏中畅叙亲情，追忆祖辈

健在时的点点滴滴……

离开老家时，父母默默地伫立在门前的台阶

上目送我们远去，而爱车的后备箱内早已塞满他

们亲手栽种的各种时令瓜果蔬菜，还有母亲刚做

好、冒着热气的清明饼。有一次，母亲无意中听

到我妻子喜欢吃甜的，于是她煞费苦心地买来红

豆、冰糖等食材，破天荒地做了一大笼豆沙馅的

清明饼。因为那是她第一次做，难免不合胃口，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她面前假装吃得很开心。

父母去世后，老家似乎变得遥远，除了清明

节外我很少回去，因为我怕看到空荡荡的老宅，

还有那结满蜘蛛网的房间和冰冷的灶台。断断

续续的春雨有意无意地落在台阶上，发出奇怪的

“嘀嗒”声，此时我忽感鼻子一酸，一股热流涌上

了心头……

清明的雨
■林南斌

孙凛摄

蒋幼山故居纪念馆蒋幼山故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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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